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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波

双休日，乡下亲戚叫我去“喝春酒”，说
是要夯地建房， 相当于奠基的庆典仪式。
在家乡，无论是修建新农村建设的集中定
居点， 还是散落在阡陌桑田上的农家小
院，只有当石夯砸下、夯歌响起的那一刻，才算正
式开工。 夯歌声声，曲调高亢，婉转动听，自带
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一直以来我固执地认
为：春天，是被夯歌吼醒的。

家乡盖房，一般都选在开春之际。此时，打工
的人们还未大批外出， 要建房的村民们请人比
较方便，而且天气晴朗、少雨，修筑速度快，不
耽误春耕。 夯歌唱响，万物复苏，乡村沃野上处
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石夯那沉重的落地声为
一首首夯歌伴奏，落地而出的每个音符都谱写
着幸福与憧憬。

一块重约 200 多斤的长方条石被四根扁木
绑夹着，这个看起来有点笨重的东西就叫夯。 其
中一根扁木的顶端配一个圆形手柄， 由领夯人
掌控，四根木杠共拴着八根粗麻绳，分别由八
个青壮年抓着。 夯从字形上就给人一种力量，
当石夯大力砸下，地便夯实。 石夯是无声的器具，但夯歌
却是高亢的号子，犹如打夯的汉子，外表憨厚敦实，内心
豪情万丈，也像家乡的民风，朴实无华，却蕴含着令人惊羡
的美丽。

农家建房有讲究，一般都要在平整地基的夯场摆酒席，
这样才吉利。 筵席散了，撤掉桌子板凳，在主人家招呼下抬

出石夯。 打夯时， 领夯人手扶圆形手
柄，一道无声命令下达出去，八个打夯
汉子同时弯腰，抄好各自的一头。 只听
领夯人清了声嗓子， 不紧不慢喊出：
“大家抬起来呀……”这一句仿佛从胸
中迸发，声似洪钟，音若大吕，就像惊

蛰那声春雷，唤醒乡间的春天。 号子一起，
众人齐唱夯歌， 一起一落一节拍， 歌声在
田野上荡漾，粗犷雄浑：“举起来哟举得高
哟，砸下去哟砸得实哟……”

打夯是个体力活，领夯则是个技术活。 大
家用劲均不均，地基夯得实不实，场面火不火，
全靠领夯人的夯歌引导。 打夯的路线偏了，他
就唱：“向西压半夯啊……” 大家应声主动向
西拉夯。石夯要调转方向，他又唱：“大家向东
拐啊……”汉子们便转向拉绳，自动拐弯。 谁
使劲小了，石夯受力不均，落地便会颠簸，他
就再唱：“左边的加把劲啊……”夯歌的曲调
固定，歌词现编现唱，雅俗中不乏幽默。

夯起夯落，歌声激越，土地被夯实夯平了。
在围观村民的欢呼声中，打夯的汉子们将石夯
举过头顶，算是完美谢幕，至此，打夯虽然完

结，但那纯朴、粗犷的夯歌还久久回荡在乡村的大地上。
平整地基，有电夯、汽夯和碾压机，但在家乡，依旧是

一曲夯歌响彻春天。打夯如今虽然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仪
式，可是石头做的“夯”与村民朴质的本性“实”融合在一
起。 如此便有了夯实的基础，这个春天就能迈着稳健的步
伐，继续书写幸福的故事。 （作者供职于西南油气田）

■■唐红生

春风裹着春雨越过旷野，轻柔地打
着窗台，发出美妙之声，如同一首春之乐
曲，原来是雨水节气已经到来。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解释：“春始属
木，然生木者必水也 ，故立春后继之雨
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作为
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雨水是从
天而降的雨，落到大地即为水，加之气温
回升，北方的冰雪亦将融化为水。 正如
古人所言：“东风解冻，冰雪皆散而为水，
化而为雨，故名雨水。”雨水一候獭祭鱼，
二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动，最能直观感
受到的，便是草木萌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丝丝春雨飘然而至，
荡涤尘埃，润泽万物。 草木借助大地阳
气的上升抽出嫩芽，自此渐渐呈现一派
生机勃勃的景象。

雨水的雨，细腻如酥，烟雨濛濛，万
物动春心。 “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
青烟里。 ”对节气最敏感的要算柳了，纤
细的枝条与纤纤春雨、细细春风尤为相
宜，从零星地鼓起新芽那一刻起，就优雅
地扭动腰肢，轻歌曼舞，模样一天天变得
俏丽，不知不觉已满身披绿、郁郁葱葱，
成为春天一道胜景。

春雨细心呵护着每寸土、每棵树、每
棵草、每朵花。 晶莹的雨珠布满枝头，树
木挺起腰杆。 小草惺忪醒来，悄无声息
地扎根、萌发。 雨水把春天的花事安排
得妥妥当当，桃花、李花、杏花次第开放，
含苞的像娃娃咧着小嘴儿，可爱至极，而
那些盛开的则娇艳欲滴，令人欢喜。

雨轻盈地斜织着，如细丝如牛毛，如
轻纱如薄雾，在天地间摇曳得浪漫多情。
此时，我喜欢夜间漫步，街巷中人只有三
三两两，安安静静。 橘黄的街灯映出雨
斜斜的身影，也为雨抹上了色彩，像串串
珍珠。 屋舍朦朦胧胧，灯火影影绰绰，勾
勒出世间最温馨的画面，心也如同眼前
的雨，在温润中清澈起来。 我想，今夜也

有人或伫立窗前，或斜倚栏杆，听雨、看
雨、遐思，因为春雨能拨开人的心扉，滋
润人的心田。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 人们感叹二
十四节气倒计时中每一帧画面、 每一个
镜头之美。 其中， 雨水节气的画面是故
宫，春雨落在古建筑上，古意盎然，诗情
画意。 我忽然想起行走在古镇雨巷的情
景， 那股弥漫的氤氲之气如梦如幻，红
红的灯笼和春联虽被打湿 ， 却依然鲜
亮，延续着节日的热闹劲和烟火气。 雨
落在鱼鳞瓦上，滴滴答答的声响悠远深
沉 ，犹如古琴弹奏的天籁之音 ，让人顿
时安静，细听镇上那些久远的故事。 雨
落在青石板上，和着脚步声，在窄窄的深
巷中回响，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的韵律，
仿佛一首优美的唐诗。

节气是农耕文明的产物， 是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体现。 《尔雅》云：“甘雨时
降，万物以嘉。 ”大地在春雨的滴落中醒
来，拥抱起润滑如酥的时雨。农谚说：“立
春天渐暖，雨水送肥忙。 ”雨是庄稼的血
液、土地的甘霖。 记得儿时，每年雨水时
节，父亲都会将农家肥拉出去撒到田间，
随淅淅沥沥的细雨，悄然沁入土中。雨珠
停在麦苗上，在一阵风中滚落，滋养麦苗
返青。 油菜挤挤挨挨，水灵灵的，在雨打
菜叶的一片响声中直起了腰身。 青菜尽
情地吮吸，开始抽薹了。 母亲切碎菜薹，
腌制几天后晒干保存起来。每次回老家，
她都用这菜薹加两颗鸡蛋做汤， 无论什
么季节吃，散发的都是春天的气息。

唐代诗人元稹 《咏廿四气诗·雨水
正月中》首句曰 ：“雨水洗春容 ，平田已
见龙。 ”一个洗字，形象生动。天地和同，
联袂酿造的绵绵雨水，把刚伸了个懒腰
的树木洗得萌新，把刚打了个呵欠的山
峦洗得吐翠，把刚睁开眼睛的田园洗得
碧绿 ， 把刚到来的春天洗出了百花绽
放、万紫千红、绚烂无比的面容。 雨水也
清洗了人们内心的尘埃和身体的慵懒，
纷纷换上轻装，激情满怀，乘着春潮，一
起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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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夜 闯闯
■■张崇文

虎年正月初八，夜幕降临，雪越落越大，
静悄悄铺在山麓、山腰、山顶。在湖北恩施来
凤县大堰塘村，海拔 800 多米的麻言寨巍然
沉睡于漫天飞雪的黑夜里，40 户人家亦沉
浸在喜庆的春节气氛中。

忽然， 夜空中拉起长长的电弧， 一阵浓烟瞬间升
起，火光在“噗噗噗”的声响后，快速熄灭。 出门抱柴禾
的向昌树寻声望去， 看到 200 多米处那片树林里 “冒
火”，屋里的灯闪了一下。他立马掏出手机，翻到一个熟
悉的号码，打了过去……

此时正是晚上 7 点多，巡线一整天的国网湖北来
凤县供电公司绿水供电所副所长张中华正在食堂和
几名同事吃饭， 他边吃边叮嘱：“最近温度低、 天气
冷，时常出现故障、事故，抢修任务繁重，供电线路
都在崇山峻岭，尤其山上的小路、羊肠路、茅草路都
盖在雪下，大家要防护好。 ”

正说着， 外勤班网格员赵正情从食堂外大步走
来：“刚接到大堰塘村村民向昌树打来的电话， 他家
对面有根电杆上的高压线在‘打火’，场面有点吓人！ ”

张中华放下碗筷立即起身：“赶快， 先把 10KV
绿舞线到大堰塘村的分段隔离开关拉开， 防止事故
扩大！ ”向大平、杨晚鑫随即和赵正情、张中华一起
跑出食堂，快速发动工程车，冲进大雪中。

麻言寨不仅海拔较高，在附近村落中，树也最多、

最高、最密。 10KV 绿舞线到大堰塘村的麻言寨一带还
是没彻底改造完的裸体铝绞线， 平时雨大故障频发，
近期连日大雪，树被压倒或压断，靠在、倒在 10KV 高
压电线上，湿漉漉的树成了导体，就是一个明显的事
故点。

负责大堰塘村的网格员向大平分析情况后，赵
正情再次核实了故障点， 大家很快来到 10KV 绿舞
线延伸至大堰塘村的电杆旁， 接好 10KV 绝缘操作
杆，拉开分段的隔离开关。 随后，赵正情开车带大家
返回供电所，领取抢修材料、安全工器具，再给工程
车四个车轮装好防滑的链条，随后便迅疾出发。

工程车随着盘山公路向上行驶，车速明显减缓。

路面结冰后又硬又滑，张中华下车，从车头检查到车
尾， 看不到上了防滑链的车轮在冰雪上留下的印
迹，这条平时好走的上坡路，已被冰雪密封得严严
实实。 赵正情只能慢慢驾驶，转过去一个弯，转过
来一个弯， 不能让车轮往左往右超出冰雪覆盖的
盘山道，只能慢点、再慢点。 终于从山下来到了山
腰，再慢慢下坡，转了弯再转弯……

车开到芭茅坪， 左转上去就是麻言寨。 夜深、浓
雾、雪大，车灯照去，远远看到山寨模糊的一角。

平时到麻言寨巡线， 向大平骑摩托车只要半个小
时，可今晚赵正情开工程车愣是走了一个多钟头。车灯
照到了几户人家，一户人家的大门打开，向昌树和妻子

吴水英打着手电筒走过来：“都快 12 点了， 雪还没
停， 路也不好走， 我以为你们停了电， 明天再来接
线，哪晓得这会儿就来了。 ”

向昌树做木材生意，家里有油锯，当时本想去“打
火”的现场看看，但没敢冒险。 见供电所来了人，他有
了底气：“那里我熟悉，带上油锯，我和你们一起去。 ”

“打火”现场，几根高大的柳杉树被积雪压偏，倾斜
到一个方向，两根较粗的柳杉树直接倒在裸露的电线
上，一根电线掉在雪地里，还有一根挂在电杆上。

向昌树拉响油锯，要去锯断柳杉树，张中华急忙
接过油锯：“还是我们来吧，这里风大雪大，你们抓紧
回去，千万别着凉！ ”

油锯“嗡嗡嗡”响起，张中华把几根柳杉树锯断，
其他人将树干、树枝拖到别处。 很快，在手电筒光照射
下，一块洁白的场地出现在眼前。

张中华举起 10KV 验电器， 确认电线无电压后，
另一名电工师傅脚上套紧爬齿爬上了电杆，按步骤挂
好 10KV 接地线。 大家又剪掉断了的铝绞线烧坏的部
分，用新铝线搭好头，缠绞、接紧。 电工师傅再次爬上
电杆，在横担上安好新瓷瓶，用绳子将接好的裸体铝
绞线拉上去，在瓷瓶上固定紧。

抢修好线路，拆除了 10KV 接地线，已是大年初九
凌晨 1 点多钟。 张中华随即与调度所联系，得到调度
员的命令后，合上了到大堰塘村的分段隔离开关。

看到不远处的家重现“光明”，吴水英兴奋不已：
“谢谢你们，忙了一夜，身上肯定冷得难受，到我家烤
火去！ ”向昌树也赶忙招呼：“水英你弄几个菜，让师傅
们吃饱暖和了再走。 ”

“没事的，时间不早了，谢谢你们全程‘陪伴’，赶
紧回家休息吧。 以后再发现哪里的线路出现事故，就
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处理。 ”说完，张中华
握着向昌树的手道别，和同事们上了工程车，车慢慢
掉头，继而消失在夜幕中。

大家沿着 10KV 绿舞线回到所里， 已是凌晨 2 点
多，匆匆洗漱后，每个人都进入了短暂沉静的梦乡。

（作者供职于国网湖北来凤县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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